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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言文字在口语、书面语、文学
语言等不同范畴有着不同使用规则，在您看
来，它们有何差异？不同语言方式如何相互
影响？语言文字是如何传承发展的？

范文杰：口语、书面语、文学语言，是汉
语在不同使用场景中自然形成的三种形态。
口语求“活”，以日常交际为本，句式简短、用
词直白、随境而变，像“靠谱”“拿捏”“上头”
等表达，鲜活接地气，体现了语言最原生的
创造力。书面语求“严”，讲求逻辑完整、用词
规范、表达稳重，是公共治理、知识传播、文
脉传承的基石。文学语言求“美”，多在规范
之上进行艺术加工，熔口语的灵动、书面语
的凝练于一炉，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炼字
之妙，便是文学语言的典范。三者并非对立，
而是相互滋养、协同共进。口语为书面语与文
学语言输送活水，不少民间表达经沉淀进入
通用体系；书面语以标准匡正口语的随意，提
升全民表达素养；文学语言以艺术创造反哺
日常生活，丰富语言的审美维度。

语言的传承发展，贵在守规范而不僵
化、纳新声而不逾矩。既要守护汉字形音义
的核心脉络，延续经典文本的语言智慧，也
要尊重自然演变，吸纳健康创新。当下，我们
尤需警惕口语的粗疏散漫冲淡语言的严谨
底色，文学语言雕琢过甚会脱离大众生活，
在规范与鲜活、传统与时代之间找到平衡，
才能让语言之树既根扎得深，又枝繁叶茂。

王 尧：语言文字的使用当然有规范，
但也因语境而定，并不能说哪种表达方式是

“合规”的，充其量我们只能说在一定的使用
场合，某种表达是“合宜”的。语言文字根据使
用场合，大体可以分成口语和书面语两种。书
面语和口语又可以细分，比如书面语中文学
语言跟公文语言又是截然不同的。总体上来
说，口语的表达更具有现场感和随机性，所以
一方面口语的表达较之书面语显得松弛、流
动，充满生长性；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它因为
没有充足的措辞时间，所以无法像书面语那样
精确、规范。文学语言跟口语之间的关系要更
为复杂，文学语言需要通过口语的引入带来生
机和现场感，五四新文学在这个层面来看就是
程式语言借口语来完成自我更新，以确立新
的表述规范的文学形态。但是同样需要注意
的是，口语表达泥沙俱下，所以难免有冗赘的
缺陷，文学应当对其进行适当的加工和筛选，
在丰饶和喧嚣之间做出取舍和权衡。

黄安靖：口语、书面语、文学语言的差
异，其实就在于交流的场景以及信息呈现的

方式、侧重以及
使用功能等导致
的不同。口语是在场交流，表
达灵活，多有省略，语法突破性明
显，存在断续。书面语不是在场的
即时交流，逻辑缜密，语法规范，语意
连贯清晰，也不能有太多无规则的跳跃。

文学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
文学语言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的、经过加
工和规范化的语言形态。文学语言具有内指
性，其价值在于向内描述或营造作家的心理
世界。文学语言总体上遵循语言规则，但与
严肃的书面语比较，它具有明显的灵活性，
甚至带有突破规则的特征。文学大师被尊为
语言大师，原因就在于其对语言的创造性运
用。语言之所以在不断发展演变，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文学语言的规则性突破特征。

口语、书面语与文学语言总体上都遵循
共同的语言规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它
们之间的关系常态。它们之间的互动，成为
推动语言发展演变的动力。

王志彬：批阅学生作文，有时会写下“太
口语化”的评语，大致说的是他的写作与平
时说话几乎没有区别，词语俚俗化、网络化，
淡而无味；句式几乎一律主动句，且车轱辘
话来回说。书面语应该是与口语相对的，词
语得有点嚼劲，超出日常表达，长短交错，整
散结合，句间逻辑清晰。作文绝大多数时候
都要求书面语，要求再高一点，就得有点文
学性的语言。对于中学生来说，文学化的语
言就是运用了比喻、拟人、排比、反复、反问
等修辞手法；有足够的细节描写，细腻而有
层次；能打破常规表达，用新颖的视角或语
词组合表达日常情感。

先秦的《诗经》，汉末的乐府民歌，当初
都是民间歌唱，是口语化的表达；但隔着长
长的岁月，今天读来却典雅纯正，“一日不
见，如三秋兮”等语句融入当下日常表达中。
口语、书面语甚至是文学性表达在一定时间
内肯定有区别，但拉长时间来考量，他们之
间可能会彼此转化。

《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语
言文字首先是鲜活的，是跳跃于唇齿间的意
义表达；然后是行诸文字，是情志的深层表
达。学生的书写，是汉字传承的重要组成部
分，先有传承，后能发展。

主持人：数字化时代与纸媒时代相比，
大众语言风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
对文学有着怎样的影响？

范文杰：数字化浪潮从根本上重塑了大
众语言的生成方式与传播生态。纸媒语境下
的语言以完整句式、严谨逻辑、典雅文风为
特征，表达稳定，传播有序；进入数字化时
代，社交平台、即时通信、短视频成为主流表
达场域，语言的碎片化、极简化、情绪化倾向
日趋显现，缩略表达、网络热词、符号叠加混
用渐成常态，语体界限不断消融，口语、书面
语、方言与网络用语的交融互动更为频繁。

这一变化对文学创作构成了双向影响：
一方面，鲜活灵动的时代表达为文学注入新
活力，降低阅读门槛，拓展受众边界，催生出
网络文学、新媒体写作等新的文学形态；另
一方面，过度浅表化、快餐式的表达容易弱
化文学语言的审美质感与思想深度，导致创
作同质化、表达空心化等问题。作为辞书编
纂者和语言研究者，我们要坚持在记录中引
导，在包容中规范。对于“词元”“破防”“硬
核”等经过社会使用检验、具备稳定生命力
的新词，将在未来字词典修订中审慎吸纳、
科学释义，既真实呈现时代语言面貌，也为
文学创作提供清晰规范的参照。

新时代文学创作既要善用鲜活新语贴
近大众，更要坚守语言审美与文化品格，在
通俗与典雅、创新与守正之间寻求平衡，让
文学语言既有时代温度，更有文化厚度。

王 尧：语言表达方式是社会无意识的
表征，媒介转向势必引发语言表达方式的调
整和重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亲身经历
了媒介转型的全过程。在媒介转型的意义
上，我们可以把80年代那个至今思来仍让
人心潮澎湃的文学史段落理解为纸媒时代
的文学景观，那个时候作家、读者、文学期刊
之间的互动是极为充分的。改革的共识催生
了当年万众一心的社会参与感和日新又新的
未来期待，文学也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不断汲
取来自生活和文学史的各种养分，我们由此
看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思潮和文学实验
的此起彼伏。那是一个纸媒构成我们文化生
活核心部分的年代，在那样一种氛围中，我
们坚信语言的潜能，乐意接受空白纸页的蛊
惑和召唤。我们亲笔记录文字推敲的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手稿给了我们切入
那种文学环境最为形象的索引和导航。数字
时代的莅临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生产方式，甚
至是“书写”（字面意义上的）方式。我们今天
可以在Word文档里瞬
间删除、替换、取

消文字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输入法的自动
联想又会扰动我们沉默的书写节奏，难免让
我们在表达时显得局促、慌张、芜杂。直到今
年陆续爆出的AI文学，更加凸显了这个时代
的数字、信息对于文学生产的参与，甚至可以
说是干预。

黄安靖：在前数字化时代，根据载体的
不同，语言主要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
式。在数字化时代，还是这种两分形式吗？似
乎不能简单做出回答，一般可笼统地称为网
络语言。可见，根据载体划分，数字化时代，
有口语、书面语、网络语言三个大类。这无疑
会给语言带来从未有过的影响，而影响最大
的，就是网络语言的产生。

网络语言，无疑会给文学带来影响：其
一，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即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根植于数字技术，特别是通过有声
书、播客等形式，将文学从视觉阅读拓展至
听觉消费，深刻重塑了文学的生产、传播与接
受方式。其二，网络语言以其简洁、生动、创新
的特点，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方式与趣味，吸引
了更多的年轻受众，促进了文学在网络时代
的传播与创新。其三，在数字化时代，基于数
字技术的运用，传统由专业机构主导的文学
创作和作品传播模式被彻底打破。“人人皆可
创作”的平民化创作趋势，正成为文学创作
的强大补充；“人人皆可传播”的平民化传
播方式，正成为文学作品传播的新型渠道。
网络极大改变了文学创作与传播的生态。

王志彬：纸媒时代，创作主体往往是文
字工作者，是在语言表达上有能力或有追求
的一批人，于遣词造句、文章主旨、逻辑结构
等层面往往着意用心。大众读书看报会将某
些书面语融入日常表达，大众语言风格相对
比较稳定。数字化时代，创作主体不止于文
字工作者，传播途径多样化、快速化，对大众
语言风格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微信聊天
使用表情包或缩写等，削弱了语言的丰富
性；娱乐类语言节目的走红，使得各种“梗”
层出不穷；小红书等分享交流平台形成了模
板化、公式化的语言表达公式；朋友圈等记
录分享日常生活，语言偏向私人化、碎片
化……作为使用上述媒介的人，在享受大数
据推送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被窄化视
野，导致一定程度上的语言内容雷同，减少
了语言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而网络平台的

“黑话”在加剧语言圈层化的同时，也会导致
语言文字的意义趋向单一化和碎片化，稀释
了语言的丰富性。大众化语言的变化势必在

当下文学写作中有
所反映。

主持人：“远上寒山石径斜”“一骑红尘”等词
句读音日前引发人们热议，如何看待此现象？文
字读音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

范文杰：“远上寒山石径斜”“一骑红尘妃子
笑”等经典诗句读音引发热议，本质上反映了社
会对语言规范与文化传承的高度关注，也是现代
通用语音标准与历史传统读法相遇的正常现
象。依据国家普通话异读词审音的相关规定，

“斜”统读 xié、“骑”统读 qí，旨在保障全民交际
统一、教学与传播规范有序。而传统诵读中
xiá、jì等读法，多为适配诗词押韵、平仄的叶韵
或旧读，主要用于吟诵等特定文化场景。

语音演变是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体遵循
“约定俗成、便于交际、兼顾历史”的原则。汉语
语音系统自身趋向简化，双音节化持续发展，部
分仅用于区别古义的异读逐步统一，是语言内部
调整的必然结果，社会通用习惯的变迁也在推动
语音规范与时俱进。辞书在读音处理上，通常以
国家通用标准为正音，对具有文化价值的旧读酌
情附注，力求规范与传承并重。面对公众热议，
应秉持区分场景、守规包容的态度：基础教育与
公共传播以统一规范为准，保障语言通行无碍；
古典诗词专业吟诵与文化研究则可保留传统读
法，延续韵律之美。语言文字工作者更应做好阐
释与普及，引导公众理性看待规范与传统的关
系，在尊重语言规律、坚守通用标准的前提下，推
动语言规范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协同发展。

王 尧：大家对于汉字读音的锱铢必较，本
身是一件好事，表明我们对于文化遗产抱持虔敬
之心。但是实在没有必要把焦点只放在这个层
面，毕竟阅读文学文本是两颗心之间交流和融通
的过程，只要不侵扰到文本精神的传达，在我看
来就没有必要去钻牛角尖，遗漏那些真正必要的
事情。不过你提到的古典诗词当中的读音现象，
是一个需要特别辨析的问题，它跟小说、散文不
同。小说、散文的阅读过程大体是缄默的，你很
难有语音层面的困扰。而古典诗词本身是需要
通过语音来引起审美体验的，比方说“一骑红尘
妃子笑”中如果把jì读作qí，整个句子的节奏感
都被破坏掉了，jì收音是峻急的，而qí则迟缓很
多，联系句意，显然 jì更能凸显快马经过的动
势。当然了，这个例子又涉及去声别义的知识性
问题。总而言之，文学文本的“读音”还是以能通
达人情事理为核心要义。

黄安靖：“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一骑红
尘妃子笑”的“骑”的读音问题，确实曾引起了广
泛讨论。“斜”在普通话中读xié，但“远上寒山石
径斜”的“斜”在过去的语文教材中曾注音为

xiá，而现在的语文课本又注音为 xié。这样注
音变化，其实是不同的“读诗理论”造成的。从根
本上说，是由古音和今音的不同造成的，而所谓
古音与今音之间的差异并非只发生在当代。古
诗词讲究平仄押韵，从先秦到汉、唐、宋，读音都
在变化，最早宋人就已经发现，某些字的读音在
一首诗中不合韵脚了。为此，宋人采取的办法是
临时改一个字的读音以便读起来还押韵。这在
语音学中称“叶音”，也称“叶韵”“叶句”，“叶”也
作“协”。显然，“远上寒山石径斜”的“斜”过去注
音为 xiá，是基于“叶音”这种读诗之法而注的
音，以便和下一句“白云生处有人家”的“家”押
韵。明清以后，“叶音”之法逐渐被淘汰。正因为
如此，现在的语文课本，取消了这个注音，如果注
音也按普通话的读音注xié。我同意这种处理。

“骑”是个多音字：一读qí，动词，指两腿跨坐，即骑
马、骑自行车的“骑”；一读 jì，名词，指“一人一
马”。“一骑红尘妃子笑”的“骑”，即指“一人一马”，
过去一直读jì。1985年公布实施《普通话异读词
审音表》，“骑”被统读为 qí了。此后，原本读 jì

的音，都读成了qí。因此，现在教材中，“一骑红
尘”的“骑”注qí音了。我同意这种读法。

王志彬：对于一线语文老师而言，语文教材中
经典篇目的字音发生变化，总会有点影响，毕竟从
教的年头长了，固定在脑海中的那个读音就一直
跟随着你，岂止是读音，文言字词的释义也会发生
变化，时常听到抱怨：“怎么这个解释又不一样？”

如果我们接受时代的日新月异，那么语音释
义的变化似乎也可接受。毕竟，读 xié、qí的人多
了，xiá、jì也会被淡忘，这是规律，无法改变，只好
顺从。只是这个字音的变化会不会有损于诗歌表
达？在《山行》中“斜”的读音改变了，影响似乎不
大；如果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潭落月复西
斜”也读成xié，可就和“可怜春半不还家”的jiā

押不上韵了，就可能损伤诗歌的音韵之美。“一骑
红尘”中“骑”的读音变了，而它本身就包含了变之
前读音的语义，无损于诗歌的语义表达。

中国文字是音形义的结合，变其一可能影响
到其他，尤其是古典文学中的字音变化，牵涉到
语义、平仄、押韵以及对前人的情感等，任何变化
都需谨慎。吕叔湘先生说：“语言的变化涉及语
音、语法、语汇三方面。语汇联系人们的生活最
为紧密，因而变化也最快，最显著。”因为我们可
以用现代字音来读古代的书，这就掩盖了语音变
化的真相，但声母、韵母、声调都可能随着用语习
惯等发生变化。在滚滚向前的时代，经过专业机
构的审慎修订，有些字音变化了，只要合乎规律，
也未为不可。

主持人：不少网络用语成为年轻人喜欢的表
达语言，如何评价网络语言的生成和传播？各种
新的语言现象如何与语言文字的规范形成合力，
推动语言的繁荣？

范文杰：网络语言已成为当代语言生活的重
要组成，其生成以缩略、谐音、转喻、场景化等方式
为主，贴合数字传播节奏，契合青年群体个性表达
与身份认同需求；依托社交平台快速扩散，从网络
空间渗透至日常口语、书面表达乃至公共文本，部
分词语经过时间淘洗，已沉淀为稳定的通用语言
成分。客观来看，网络语言为汉语注入了时代活
力，丰富了表达层次，是语言创新的重要源头。但
与此同时，部分低俗、粗鄙、随意扭曲的表达，也对
语言规范与青少年语言素养造成冲击。

推动新生语言现象与规范体系形成合力，关
键在于坚持开放包容、分类引导、双向赋能。对词
义明确、符合语言规律、具有稳定生命力的网络
热词，应及时纳入规范辞书体系。如2026年4月
出版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已收录“飒”“梗”“到
付”“开挂”“破圈”“斜杠青年”等新词，承认其创
新价值；对低俗、恶意、扰乱表达秩序的网络用
语，则需加强引导、坚决抵制。以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规范为根基，辞书、教育、媒体、平台协同发力，
把鲜活创新纳入健康发展轨道，实现纳新而不乱、
守正而不僵。唯有在规范中包容创新、在创新中坚
守根基，才能推动汉语在数字化时代持续繁荣发
展，为文化强国建设筑牢语言根基。

王 尧：网络语言属于进行中的语言实践，
它之所以能快速流传开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
于它一定抵达了文化无意识当中的某个无法用
常规语言表述的幽暗区域。网络语言有一个很明
显的特点，就是它的高度形象化，它像表情包一
样直观地传达了年轻人的内在体验，而无需经过
价值思辨的抽象过程。直接性的情绪表达固然是
一件畅快的事情，但它的即时性使其很难触及本
质性的问题，所以往往被用过即弃，无法沉淀在
语言的河道之中成为我们永恒的语言财富。当
然，语言的发展是一个颇为辩证的过程，它是在
变动中维持着不动的形态，没有持续不断的语词
发明就不会有语言的自我更新。好的作家总会发
明新的语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语词会进入
一个民族的语词库并构成
一种有效的

文化表达。一种成熟的语言，它的语词一定像沉
积岩一样层次复杂、肌理丰富。我们可以从这个
维度去看待新生的语言现象，我们始终要有足够
的耐心去期待新的语言在缄默中生长的潜能，因
为作为历史中人，谁都无法去预测哪些表达会开
花结果。花总在无声中绽开。

黄安靖：在数字时代，大众语言的变化主要
源于网络语言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其一，语文生活空前繁荣。互联网给普通民
众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语言智慧的平台，让社会
进入了“全民造句”时代，许多生动形象、极富表
现力的新词、新语、新用法都源自网民的智慧。其
二，语文传播空前迅疾。传统媒体时代，新词、新
语是通过报刊图书等传统方式辗转、递相传播
的，时空上的阻隔是无法避免的。互联网实现了
即时交流、传播，时空阻隔被彻底打破。其三，语
言生态日益复杂。互联网时代是“全媒体”时代，
进入门槛很低，只要有意愿，几乎任何人都可以
在网上展现自己的“智慧”。所以，网络语言中充
斥了大量不符合汉语内在结构规律及社会文明
规范的消极内容，给语言发展、社会进步都带来
了冲击。这是要引起社会重视的。

王志彬：课堂上学生发言时二次加工运用网
络热梗，往往引来喝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
了网络语言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先得有一个大家
都喜欢的网络用语，或者来自热播电视剧台词，
或者来自名人的某句话；然后经过二次加工改
造，以表情包、图像、视频等方式迅速在小圈内传
播；接着是群众共创，完成热词普及。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语言是活的、发
展的，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然而既然是

“新”的，难免鱼龙混杂，就需甄别。在应当讲规范
的场合，就得让大众尤其是学生体认中国语言文
字之美；而在私人场合，模拟古音，玩网络热梗，
自然无妨，但胡乱编造音形义，烂梗黑话泛滥等
则不可取。

语言文字是思维和文化传承的载体，用什么
样的语言文字，不仅关涉个人行为，也会影响群
体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水平，进而影响文学交流和
文化传承。规范使用汉语言文字，营造利于青少
年成长的语言环境，才能让青少年拥有规范、鲜

活、审美的表达能力。


